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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顯中間力量保留反思聲音
研討會打破派性邏輯 ， 匯緊左右兩極之外的 「 第三種力量」

我是在去年冬天接到余 重點 。 議題的召集人、主講人、與 些聲音未必悅耳，但是卻少

範英董事長的電話， 我之所以不陣煩瑣追述這 談人，絞盡腦汁想要找到最 不得 。

要我來召集第二屆「公與義 」 一段故事是想強調，這個會 適當的人，但是最合過的通 我個人近年來最大的感慨

討論會的 。 那時候我已決定 的靈魂人物是余範英董事 常就是最忙碌的人，要把各 之一是社會上有公信力的人

結束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 長，而我只是在整個構想已 路人馬湊在一起開會前會變 愈來愈少了，左右兩極之外

處的借調，回到中研院上 經成形之後，負責推動執 得非常困難 。 在那些日子裡 的 「第三種力量」也愈來愈

班，余小姐也許是覺得此後 行，用我自己的字眼就是 我常常想起西洋中古時代有 萎弱，對一個民主社會來

我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，可 I ~包腿」 。 但是 「跑腿 」 也不 一位熱哀號召十字軍東征的 說，這並不是一件好事，當

以為這個盛會略盡棉薄之力 是一件容易做的事，首先要 教皇，他每天到港口等候答 國家社會遇到重大而繁難的

吧! 有時間，第二要有後勤支 應前來集合的船隻，可是來 爭論時，總應該還有幾個人

但是事實上第二屆 「公與 援，這對當時的我而言都有 者寥寥，他廢然而歎 I今 能說幾句冷靜、公道的話，

義 」 的籌備工作在此之前一 點困難 。 天以前，有我無船，從今以 而且這且話也還得要有人能

兩年就已經在進行了，余範 照理剛結束人文處長的行 後，有船無我 ! J 這個故事 聽得進去 。

英小姐已經邀請各界朋友談 政工作回到中研院，時間應 是引喻失義了 ，但實情偶或 掃除左右框架再創全新的

過多少次，光是釐定大會的 該是有的，但是當時我正處 近之 。 在這裡我要特別鄭重 可能

七個主題，就已經數十易其 於相當緊張的心情，急著整 地謝謝七個議題的召集人， 多年前我讀過美國老一輩

稿 。 從茫茫渺渺的社會萬象 理那必快要爛在肚子裡的研 他們與我一樣東奔西走，使 的思想史家霍夫斯塔特

中，最後決定集中在七大議 究構想，趕著寫答應人家的 得整個會議能充實而順利。 ( Richard Hofs t arter ) 的

題及三 、四十個子題上 。 在 論文，所以時間並不大夠 。 他們分別是吳英璋 、 洪蘭、 The Age of Reformers ' 
討論過程中，大家發現有一 「後勤」更是一個大問題， 朱雲漢、林萬億、林子儀、 這本書的內容差不多全忘光

個共通現象是跨越這七大議 回到中研院，沒有秘書，沒 馮建三 、林聖芬、錢永祥、 了，但是有一段話卻長留腦

題的，那就是社會上理性討 有傳真機，我的研究室離開 林孝信、倪炎元 。 我同時也 海中 ，他的意思是社會中的

論空間的萎縮，這也是第二 事務室又遠 ， 每天開門關門 要感謝時報文教基金會同仁 「 第二種力量」是註定不會

屆 「公與義」討論會的標題 走進走出地收發各種開會資 不眠不休的努力，使得整個 擁有實際力量的。霍夫斯塔

會加上 「理性空間 」 四字的 料，有時碰到隔壁同事，都 活動很光鮮，很有活力 。 特悲觀地說 : 所有實際的權

原因 。 我們的構想是 I公 覺得有點難為情 。 我一開始籌備這個會時就 力皆向左右兩邊集中，它們

平」與 「正義 」 這兩大原則 集結社會菁英 再三提到，這個會是為了彰 會藉著協調整合各種利益而

是永遠不變的，但是隨著每 不過時間與後勤仍屬操之 顯社會中一股中間的力量， 壯大， 一旦居於權力核心

次開會的時空特殊性，應該 在我，而操之在人的事，就 希望在左右兩極之間，仍能 時，它們會向各方面妥協，

加上一個次標題，以突顯其 不易解決了 。 我們為了各個 保留一股反思性的聲音，這 以維持其權力優勢，其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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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理 l

.研討會總召集人王汎森豎各組召集人總結會議成果。

的原則是 「盧從」主義而不 我們不敢說兩天的會開得 心情始終是緊張的，深怕把 這怎麼可能辦得到|呢 ?

是政治原理 。 但霍夫斯塔特 非常成功，非常有影響力， 事情搞砸了，所以在會前的 最後我要特別說幾句話 :

也說 r 第三種力量」的功 但是從與會者熱切的眼神中 通告及一場又一場的會前會 余範英董事長及時報文教基

能是刺激 、 教育 、 產生新想 可以看得出，還是有不少人 中 ， 總是設想得太細，希望 金會在大家都懶得再做點什

法、為政治文化提供新活 關心這些嚴肅的議題，在會 主講人和與談人能 「傾轟相 麼的時候做這些事 ， 寧願冒

力 。 我想，當言論世界傾向 議期間雖然有咄咄逼人、有 授 J '以致於一位與談人在 著l嚇跑讀者的危險，也要把

左右兩極，任何一個議題都 爭吵 ，甚至有人身攻擊， 當 會場上公開說，她不知道在 討論會的要點一版又一版地

迅速滑向兩邊，用派性邏輯 時不免讓人捏把冷汗，但現 一干五百字中如何同時要指 刊登在中國時報上面。我要

來加以簡化、模糊時，是應 在回憶起來，卻都是很有意 出病根，要剖析現狀，還要 藉這個機會向她/他們致

該有一必 「不合時宜」的人 l味的插曲 。 提出可能的解決辦法 。 我當 意 。 (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史

說一些話 ，提一提神 。 作為一個總召集人，我的 時聽了也不覺亮裔，是I啊 ! 語所研究員)


